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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百态

城市空间

人在途中

杏核店胡同前车水马龙，人潮
汹涌，看得附近的居民都傻了眼。
有的说，赵氏虽说走得早了点，可
这番风光也足够她受用了；也有的
说，这张作霖官当大了，死个媳妇
都这么惊天动地的，份子钱怕也是
收了老了鼻子了。偏巧这话让张作
霖听见了，张作霖走过去，拍了拍
那人的肩膀，手不是很重。说，你
这人应该是个人才，能比别人想得
多，等事情办完了，你去奉天找
我，给我记账，我收一笔你记一
笔。张作霖一脸正经，话也说得和
和善善的，可那人听了顿时尿了裤
子，磕头如捣蒜。

这件事传到张学良耳里时完全
变了样，说张作霖听了这话后，把
那多事多嘴的人一脚踹进下屋，拿
他的脑袋当靶子，用收来的银钱一
块一块地砸过去，直到把那人活活
砸死。张学良把这事跟卢寿萱说
了，卢寿萱说，道上传你爸的事多
了去了，真的假的都
有，你别信。张学良
固执地一摇头，坚定
不移地说，我信！

赵春桂被葬在了
锦县东北距县城 78里
的驿马坊。抬棺进墓
地时，张景惠、张作
相、汤玉麟几人换下
了脚夫。在八角台干
保险队时，他们就认
识了赵春桂。那时候
的赵春桂，还是一个
羞涩的小媳妇，见人
话不多，总是先笑后
说话。哪个兄弟有了头疼脑热，她
汤了面的像伺候张作霖一样尽心。
汤玉麟脾气不好，每次与张作霖有
了口角，都是赵春桂来调解，来赔
不是。她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看
弟妹面子，别跟那活驴一般见识。
抬棺下墓后，汤玉麟又想起了这句
话，他捧起一把土，扬在赵春桂的
棺上，声音哽咽，弟妹啊，咱兄弟
现在混好了，有前程了，你倒走
了，苦命的弟妹，你连一天福也没
享上啊！墓地里一片哭声，张冠
英、张学良已哭成了泪人。赵春桂
的母亲哭着哭着，突然一头向张作
霖撞来。张冠英和张学良忙将老太
太拉住，老太太指着张作霖就骂，
你称心如意了吧？没有碍眼的了是
吧？我早知道闺女跟了你，没个
好！怪我没拦住她啊！闺女啊，你
把妈一块带着去了吧！张作霖脸色
铁青，一言不发。张学良扶着姥
姥，看着张作霖，毫不掩饰目光中
的怨恨。

安葬完赵春桂，张作霖在墓地
的门房住了一天一夜。张学良想知
道他在里边捣什么鬼，可见不到他

的人影，也听不到他的声音，门和
窗都关得紧紧的。卫队长祁老号守
在门前，像一尊门神。第二天早
上，张作霖走出门房，眼睛里布满
血丝，一只腿好像瘸了。他走到张
学良身边，一边揉着那条腿，一边
说，小六子，你记住，我死后，你
就把我埋在这里。

听了这话，张学良感觉一痛，
眼泪几欲夺眶而出。心里半苦半酸
地喊了一句，你妈拉巴子的，你总
算说了句有人味的话！

三
张学良进奉天的第一天就认识

了冯庸。冯庸是跟着父亲冯德麟来
的，爷俩一人一匹马，呼着喊着，
狂奔进院，直冲到正房门前才下了
马。冯庸骑的那匹马没收住脚，把
房门都撞得栽了膀子。

冯德麟长得像他那匹日本战马
一样，高大凶猛，威风凛凛。下马
就亮开大嗓门，震得窗户纸哗啦啦

地响，张小个子啊，
得换换房了，这个破
院，养蛐蛐还差不
多。冯德麟当年是辽
西最大的一股土匪的
首领，有人枪七八
千。他叱咤辽西走廊
时，张作霖只不过是
十几人保险队的小头
头。

张作霖带着张
学良从屋里出来，见
了冯德麟，拱了拱
手，三哥来了。1910
年，张作霖与冯德

麟、张景惠、汤玉麟等人在洮南结
拜时，冯德麟排行老三，张作霖排
行老七。

冯德麟看了看张作霖身后的张
学良，明知故问，哎，这小兔崽子
是谁？小六子吗？

张作霖赔着笑脸，是，他就是
小六子。

张学良是张作霖的长子，却有
个莫名其妙的小名——小六子。几
十年来，关于张学良的这个小名，
史家们各抒己见，争论不休。有的
说，这是张姓家族中大排行顺下来
的；有的说，很有可能是张作霖拜
把子兄弟子辈中的排行。至于张姓
家族和异姓兄弟一共有几个儿子，
却又没人说得清。直到张学良晚年
开口说话，人们才知道这小六子的
来历。

张学良的小名原叫双喜，源自
出生那天，张作霖刚巧打了一个不
大不小的胜仗。张作霖因此给张学
良起了这个小名，双喜临门的意
思。大约三岁的时候，包
瞎子给张学良算了一卦，
说此子命硬，克父克母。 6

黄雀在后
Tina坦白，是她偷偷复制了燕子

的电脑硬盘。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我的

电脑硬盘里面有什么好分析的，那是
我从美国带回来的电脑，自从到GRE
上班，我就再没碰过它。而且不光我
没碰过，这几个月压根儿也没别人碰
过它啊？”

“你是没碰过，可你老公碰过！”
燕子的笑容凝固了。

“你爱人在大概两周前用这台电
脑登录过他在 yahoo 的邮箱，他用的
登录名和密码都还在硬盘里。”Tina
认真看着燕子。

“那又怎样？”
“他的 yahoo邮箱里有几封从香

港发来的邮件。那几家BVI公司的注
册文件，就在邮件的附件里！”

“这怎么可能呢？干吗要把邮件
发给他？”

燕子的声音有点发颤。
“因为刘满德并不是大洋控股和

金盛控股 100%的股东。他就只有那
两 家 公 司 50% 的 股
份。另外的50%，由你
老公拥有！而且，他
还是这两家公司的董
事！不信你看这个。”

Tina从书包里翻
出几张纸来。BVI 公
司 注 册 文 件 的 复 印
件。

燕子一屁股坐在
沙发上。复印件在她
指间微微抖动。

燕 子 抬 头 看 看
Tina，低头看看手中的
文件，再抬头看着Ti-
na，半天才说出话来：“这……这到底
是怎么回事？”

“Yan 姐姐，我真的对不起你！
你抽我一顿吧！”

Tina又抽泣起来。
“你也知道，我在GRE算是垫底

儿的，是个人就比我有前途。我都在
GRE快四年了，没提过级，没长过工
资，谁都不愿意用我，结果变成 Steve
御用的，我跟你不一样，我变成御用
的，那就和走人不远了……”

Tina低头扣手指头，一边吸着鼻
涕。

“可就在两个月以前，Steve突然
找我谈话，说现在有个特大的项目让
我参加。他说如果这个项目成功了，
他就给我提高级调查师。他还给了
我一本电脑法政的说明书，让我一周
内把自己电脑的硬盘复制出来给
他。那东西真晕啊，我熬了十天的
夜，才好歹交了差，我那叫费劲儿
……”

“别跑题啊，说那个大项目！”老
方打断Tina。

“嗯，那个项目……就是‘晚餐
’。”

“晚餐？！是咱们刚做完的这
个？”燕子惊道。

Tina点点头：“不过这项目和你
了解的不太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
“就是这不是三万美金的尽职调

查项目。这其实是个二十万美金的
项目，是投资后的反欺诈调查！就跟
你后来发现的一样，英国古威银行
2007 年就和 Ted Lau 合作，投资入股
香港怡乐集团，收购了大同永鑫。后
来古威听到传言，说大同永鑫根本不
值多少钱，所以就找人做了内部审
计，发现果然存在虚报资产的问题。
英国古威当初是Ted Lau拉进这个项
目里的。古威怀疑是他从中欺诈，就
雇了GRE来做调查。所以就有了‘晚
餐’这个项目。”

“这些都是 Steve 告诉你的？”老
方皱着眉问。

“切！他才不会跟我说这么多
呢！这些都是我今天刚刚发现的！
他当时就只说这是个欺诈调查，说目
标人是 Ted Lau，英籍华人。应该是

以前从大陆出去的，
不过在大陆的历史不
清。他说 Ted Lau 有
个熟人在芝加哥开饭
馆，那个熟人的老婆
刚回北京……”

Tina 怯 怯 地 看
看燕子。

“ 他 说 的 就 是
我 ？ 我 老 公 和 Ted
Lau是熟人？”

Tina点点头。
“那猎头公司给

我打电话，还有后来
的面试，都是 Steve一

手策划的？”
“那我就不清楚了，不过我想应

该是吧。反正 Steve跟我说你有可能
会来GRE工作，让我想办法通过你了
解一些 Ted Lau 的底细。后来，你就
来面试了。”

“Steve让我远远儿坐在旁边，观
察是不是有人跟着你。”

“Steve 这 小 子 ！ 果 然 有 两 手
啊！”老方频频点头，“看来自打你面
试那天起，‘晚餐’的实地调查就开始
了啊！”

Tina接着说：“ Steve怀疑审计公
司的老板，就是那个姓高的，是冲着
你来的，他就跟我说，让我想办法通
过你接近姓高的，以便调查他到底什
么来头。”

原来如此。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水落石出

Tina继续说：“可没想到，你和姓
高的都故意躲着对方，一点儿没接
触。我也就更没机会接近姓高的。
Steve就让我想办法，让你注意到有人
跟踪你，看看你有什么反应。
他说也许你一慌，姓高的也会
有反应。” 26

连连 载载

晚饭后逛逛街是我的习
惯，忽然有非常悦耳的歌
声 传 来 。 那 歌 声 甜 美 清
脆，很具有舞台效果。我
的脑海里立马闪现这样一
个镜头，一位活力四射的
青春少女，穿着时尚的衣
着，擎着麦克风，脸上洋
溢着鲜花一样的笑。

声音来自商场门口，会
不会是商场为了吸引人气
搞活动呢？想到这里，我
这个音乐爱好者心中雀跃
不已，不由加快了脚步。

商场门口围了好多人，
我挤进人群，一下子呆住
了。眼前完全不是我的想
象，众目的焦点竟然是一
位奇丑无比的女子，她的

脸上写满岁月的凄苦，她
坐在一辆残疾车里，两截
空空的裤腿像两面旗帜随
风飘荡。

她唱得很投入，目光柔
和，充满感情，完全浸润
在了自己的歌声之中。女
子的身后站着一位男子，
看得出来是他推女子出来
的，当我的目光触及他的
时候，我的感觉再一次被

“震撼！”
那位男子只有肩膀没有

胳 膊 ， 他 的 胸 膛 特 别 厚
实 ， 这 是 长 期 使 力 的 结
果。他的头随着女子的歌
声有节奏地摇摆，那神情
陶醉而幸福。

我的心猛地疼了一下，

伸手掏进口袋，竟然忘了
带钱。于是我急速返回家
中，拿上钱。可是当我急
匆匆赶回去的时候，商场
门口空荡荡的，已然不见
了刚才那两位。我怔怔地
站在风里，心里也空荡荡
的……

很明显男人是女人的
腿，女人是男人的手。虽
然命运对他们很残酷，但
他们是坚强而乐观的。我
不清楚他们是相依为命的
夫妇还是兄妹，但是有一
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
对生命的热爱。他们四处
漂泊却把最美歌声奉献给
别人。

那歌声让我日益冷漠的
心渐生柔软，在感叹的同
时对人生对生命有了新的
审视，健康不代表健全，
不屈服于命运热爱生命并
为之奋斗不息的人才是完
美的，值得敬佩的，哪怕
他身有残疾。

坐在我办公桌对面的老兄有一个
很卡通的儿子。不大，才三岁半。记
得他第一次上办公室的时候，是端着
副蜡笔小新的招牌表情，嘀溜着眼睛
到处望着。我兴致很高地跟他打招
呼：“嘿，小DD，叫阿姨好啊！”他
斜睨着我，好半晌才给我翻了个白
眼。很夸张地把脖子扭成90度角去看
一只摆在角落里的废纸篓。

桌对面的老兄马上搬出当老子的
威严，说：“不许没礼貌。赶快叫阿
姨！”结果这酷小孩梗了一下脖子，
也给那个当老子的翻了一个白眼。哇
噻！好有个性的小孩耶！这两个白眼
简直就是蹦跳着划破池水的两颗鹅卵
石，让坐了大半天办公室的我于瞬时
间爱心大发继而泛滥成灾。这样的小
孩，怎么可以不捉到怀里试一试他脸
蛋和屁股蛋的肌肉弹性呢？

我向来是个文明人，而文明人的
规矩就是不能动粗的来硬的。哪怕对
方只是个屁大的小孩，也要让他享受
到文明的礼遇，自觉自愿地自动来

“上钩”。
于是我翻箱倒柜，出尽法宝地想

讨那酷小孩的欢心。但办公室里会有

什么令酷小孩动心的宝贝呢？订书
机？我晃着订书机，让它发出一串刺
耳的喧哗，说：“嘿！看！这是什
么？”酷小孩斜了一眼，很不屑地奶
声奶气地说：“订、书、机！我爸爸
也有！”我又翻出一支用了一半的胶
水，很显摆地把它挤扁，听它“滋
滋”地吸满气后又挤扁，说：“可以
粘东西的哦，你想试试吗？”“那是
胶水，我家里我爸爸也有！”

我有点发狠了，说：“你爸爸什
么都有吗？”“什么都有！”“那你爸
爸有长头发吗？”“有！……我妈妈
有！”发现上当之后，这酷小孩居然
连白眼都不想冲我翻了。

情急之中，我灵光一闪，记起包
里原来是有几颗糖果的。那就赶快翻
出来吧，小孩都是爱吃糖的。不过也
说不准噢，谁知道这么酷的小孩爱不

爱吃糖呢？一颗，两颗……我一共翻
出了5颗花花绿绿的糖果。把它们摆
在桌子上，正好可以摆成一朵花的模
样。我煞有介事地摆着，念念有词地
摆着，摇头晃脑咽着口水地摆着……
哈哈！酷小孩动心了，酷小孩的眼睛
直了，酷小孩开始咽口水了，酷小孩
就快要“上钩”了……

最后 的 结 局 自 然 是 皆 大 欢 喜
的 。 美 滋 滋 的 酷 小 孩 嘴 里 噙 着 一
颗 牛 奶 糖 ， 乐 滋 滋 地 晃 着 屁 股 坐
在 我 的 腿 上 骑 马 马 ， 一 只 手 还 紧
护 着 装 有 四 颗 糖 的 小 衣 兜 。 带 领
着 5 颗糖果，我这支“文明之师”
攻 克 了 酷 小 孩 的 所 有 堡 垒 。 我 不
但 成 功 地 亲 到 了 酷 小 孩 的 胖 脸
蛋 ， 还 成 功 地 拍 了 几 下 酷 小 孩 的
屁股蛋。得意之余，我打断酷小孩
他爸爸关于酷小孩太爱吃糖的控诉，

教导他，小孩嘛，都像小昆虫小蚂蚁
一样，最爱吃甜食的了。你看人家伊
丽莎白一世，为吃甜酒和甜杏仁把
一 口 白 牙 都 吃 成 黑 牙 了 也 在 所 不
惜 ， 甜 蜜 的 魅 力 哪 里 是 你 想 挡 就
挡得了的呢？

后来我就学乖了，啥事没有也在
办公桌的边上摆一盒糖果。管他大人
小孩，我这儿有糖吃呢！

无意中，可爱的酷小孩给我提了
个醒。在一些大老板的办公室里，办
公桌的边上就摆着一只小小的糖果
盒。只要你愿意，每一位到访者都可
以打开它，取出一颗瑞士产的利口乐
硬糖，让唇齿间泛起一阵凉爽的清
甜。

不见得人人都爱吃糖，但小小的
一颗糖果却可以在顷刻之间拉近心与
心的距离。也许，过了若干年后，就
算那么爱吃糖的酷小孩也会不再那么
爱吃糖了。但我相信，哪怕再酷的大
小孩，也会向往那如糖果般的亲切与
甜蜜的吧？

心痒痒地，我也想当一个爱吃糖
的酷小孩。

放学的孩童，独自回家的
路上，会对路边的一朵花，一
片叶，一粒石子感兴趣。如果
路过一片草丛，他会停下脚

步，趴在泥土上静静观察小小
的蚂蚁，看蚂蚁搬家，顺着同
一路线，来回往返很多次。一
块很大的东西被几只蚂蚁齐

力搬起，孩子的表情一会紧
张，一会失望，一会欢喜，他可
以沉静在自己的世界里，看上
几个小时。因为小小的蚂蚁
让孩童心生欢喜，不觉得累，
不觉得无趣，脸上露出笑容，
可以忘记妈妈的叮嘱，枯燥的
课堂，老师的批评，同学间的
争论，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几只
蚂蚁重要。对于大人来说，也
许这很幼稚，孩子正是贪玩的
年纪，一片纯净的世界里，有
童年的快乐，放飞七彩的梦。

一位流浪歌手，弹着破旧

的吉他，站在
桥头的风中唱
歌，陶醉在自
己的世界里，
可 以 没 有 观
众，可以没有

掌声，因为喜欢，而心生欢
喜。眼前走过的美女，驶过的
名车，远处豪华的酒店，好像，
贫穷与富贵，权力与金钱，一
切都与他无关。哪怕穿很旧
的衣，吃简单的饭菜，只要每
天能够唱歌，就不觉得生活有
多苦，站在自己的舞台上舞动
人生。谁也无法拒绝一个人
唱歌的权利，热爱唱歌，就是
热爱生活。

一个爱读书的年轻女孩，
独自坐在僻静处，远离尘世的
喧嚣，认真读书，不一定是专

业书籍，手里拿的可以是远方
情人寄来的一封情书，还是一
本随笔散文，或者是一本关于
爱情的小说。女孩读的是那
么投入，一直静静地坐着，任
阳光一点点从身边移过，任周
围有花开过，有风吹过。她的
欢喜是每天有书读，有自己的
人生，这是个有生活情趣的女
孩，不被生活所迷茫，所诱惑，
她的心像栀子花一样洁白，一
样芬芳。

每个人都有自己热爱生
活的方式，只要每天快乐，心
生欢喜，在自己的世界里，静
静享受人生。看似平庸的事
情，小人物亦有大幸福，不要
去嘲笑别人。人生的最高境
界，越简单越快乐，不融入低
俗，一颗心永保纯净。

爱吃糖的酷小孩
丘晓兰

心生欢喜心生欢喜心生欢喜心灵驿站

大学毕业后，一个人在外
漂泊很多年，和父亲交流机会
很少，有时在家也难得和父亲
说上几句话，每每和父亲坐在
一起，我不知道该如何与父亲
沟通，或者该用怎样的语言来
表达那种父子之间的亲情。

从小到大，父亲对我的爱
总是默默的，他的一举一动，
都让我感受着父爱的伟大。自
从我毕业在外工作，和父亲在
一起的时间少了很多，无形之
中多了些陌生。但每次回家，
母亲总是告诉我：“你爸很是
想你啊，你的小名常常挂在他
嘴边，有时我让他给你打电
话，他总是不愿意，你爸怕给
你打电话，干扰你工作。”听

完母亲的话，我无言，我唯一
能做的，便是多抽出一点时间
来陪陪爸，哪怕是在家里多待
一会儿。

前年冬天，天特别冷，我
正在外面工作，手机上忽然收
到一条短信，我当时很惊讶，
竟然是父亲发来的：“儿，一
个人在外要学会照顾自己，天
冷了多穿些衣服，千万别受凉
了，好好注意身体。”我连忙
打了过去，是爸接的电话，我
这才知道爸为了方便和我联
系，买了一部手机，而且是手
写的。年过半百的父亲，在生
活中喜欢一切都简简单单，不
太习惯接受手机短信等新技
术，加之最近几年，为家不停
地操劳，眼睛老花得厉害，看
字也比较困难，可是没有想
到，为了便与和我联系，父亲
竟然学会了使用手机的各种功
能，所以父亲告诉我，买个手
写的真是方便。

从那以后，我经常会收到
父亲发来的短信，有时字数很
少，有点儿像电报，大意差不

多都是注意身体、干好工作之
类的话。收到这些温馨的话
语，我浑身便会流动着一种暖
流。父亲的爱是含蓄、细腻、
理性而深邃的。我在外地很少
能够回家，每年过生日，我都
会收到父亲的祝福，记得在我
25岁日子，我答应父亲一定要
回家过个生日，由于走时匆
忙，手机未能充电，一路上手
机是关着的。谁知路上又逢堵
车，整整晚到家了5个小时。

推门进家时，我就见父亲
一个人在屋里来回不停地走
动，见我回来了，父亲没有说
话，连忙去厨房准备餐具了，
这时母亲在一旁对我说，你这
么晚回来，怎么也不回个短信

或打个电话啊，你爸可急坏
了，不停地唠叨你的名字。你
真是的，下次来晚了一定要记
得给你爸回个短信，免得他总
是担心。我急忙充电，打开手
机，手机不断地响起，我知道
有很多的信息发了进来，打开
一看，全是爸发来的，整整塞
满了我手机的短信空间。看着
爸的短信，我眼前早已是一片
模糊，那一条条的短信，字虽不
多，却凝结着父亲深深的爱。
在饭桌上，我给爸爸敬了三杯
酒，祝他身体健康，爸依然没有
多说什么，一饮而下。

从那以后，我工作再忙，
也不忘给父亲发个短信，我开
始学会和父亲用短信进行聊天
了，从那一条条的短信中，
我能够感受到父亲对我无私地
爱。父亲很多的短信息我一直
保留着，虽然其间换了几次手
机，但父亲的短信一直保留在
我的机卡里，保存在我的心
里。父亲的短信是我生命里最
温暖的字眼，伴着我漫漫的人
生路。

父亲的短信

最美的歌声

自从我买了车后，老爸
就嚷着要学开车，说这是他
一辈子的心愿。可老爸都是
快六十岁的人了，虽然身体
健康，头脑清醒，但繁忙的公
路上时有意外发生，实在是
太危险了，为了老爸的人身
安全，我们坚决不让老爸学
车。

老爸见我们都不同意他
学车，就耍起了小孩子脾气，
居然绝食抗议，把自己关在
卧室里，任我们怎么叫他都
不出来，让我们哭笑不得，老
妈说，让他饿吧，看这老家伙
能撑多久，他受不了就会出
来的。可老爸很能撑，从早
上饿到中午，再饿到晚上，大
有坚持到底的意向。听老妈
说，他只偷偷出来去过洗手
间，就溜回去把门反锁了，就
是不肯吃饭，这可麻烦了，老
爸一把年纪了，这要饿坏了
怎么办？这样下去，我们不

成了虐待老人了吗？无奈之
下只好答应了老爸,但条件
是老爸以后开车必须由我们
陪同，绝不可以单独出车，老
爸爽快地答应了，高兴得拿
出了自己的私房钱请我们到
酒店大吃了一顿。

教老爸开车的事由我负
责,老爸还算勤奋，我所说
的有关知识他都会认真地拿
笔记下来，有空地时候就掏
出来看，不明白的地方就虚
心地请教，经过一段时间的
实战练习就开得很好了，老
爸兴奋得每天让老妈给我们
加餐。为了方便老爸以后出
行，我决定陪老爸去考驾
照。

那天，老爸把自己好好
打扮了一番，把头发梳得光
亮,还系上了领结,像是去赴
喜宴似的。到了现场先填了
表格，接着是体检，当体检结
果递到老爸手上时，老爸兴

奋的表情顿时僵住了，再也
高兴不起来。原来老爸的视
力不合格，血压也有点偏高，
被取消考试资格。

老爸心灰意冷回到家
里，又躲进了房间开始绝食
抗议，这可急坏了我们，这考
驾照并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
事啊，我们也帮不上忙，最后
还是老妈厉害，对老爸吼道：

“你这老家伙，聪明一世，糊
涂一时，不让考就不考呗，还
能省下一笔钱，等周末闲的
时候你叫孩子们带你到乡下
找块空地去开，那里车少人
少，路也安全，你想怎么开就
怎么开，不要撞人家的庄稼
就是了。”

听老妈这么一说，老爸
终于乐呵呵地推开门出来：

“说话算数哦，其实我就是想
过过开车的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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